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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日據時期的發展 

－詴以西元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中、日、臺佛教互動情形為探討範圍 

◎游芬芳 

一、前言 

（一）本文探討的動機 

筆者生於臺灣，有感於臺灣佛教的宗教特質與中國傳統佛教有所不同。因而感覺應對

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佛教，在日據時代當時互動的情形作一研究： 

因為臺灣佛教的現代化比大陸佛教還早，而臺灣興辦佛教教育提高僧材素質，

則是從日據時代就開始，其影響並非源於中國大陸鼓山的佛教；所以，身為臺

灣的佛弟子，站在本土的立場來思考：如何提高目前臺灣佛教素質？必頇對當

時的臺灣、大陸與日本佛教，互動的情形，加以探究與釐清此段佛教史實，方

能著手改革臺灣佛教，並將佛教發揚光大。 

另外，當時臺灣佛教在與民俗信仰的融合與組織形態上，也與江南佛教相當不同。例

如：當時臺灣佛教的媽祖、觀音信仰與齋教友的融涉極為普遍；且在臺灣的佛教寺院組織

形態上，則登記表有負責人和住持兩欄。從明鄭時代以來，到日據時代，臺灣曾進行土地

調查，在清查寺廟財產歸屬時，便有寺院負責人與住持並存的登記。這樣的特色與組織一

直持續到今日臺灣佛教，也是臺灣佛教特有的現象。 

因日據時代的臺灣佛教許多問題，皆是與當時的「時、空背景」和「中國大陸」及「日

本佛教」，互動而產生的。而且，當時的臺灣佛教又息息相關於今日的佛教，所以，臺灣

佛教史是值得吾人研究與探索的，這也是筆者寫作此論文的原因了。 

（二）本文之範圍與內容 

由於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佛教僧侶、齋友先後加入了日本曹洞宗、臨濟宗的宗籍，以

至於有曹洞宗的「臺灣佛教青年會」，及臨濟宗的「臺灣佛教道友會」之成立；這在日後

臺灣佛教圈內，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對於臺灣、中國大陸佛教的互動情形，鼓山受戒與

大陸僧人來臺情形與當時的臺灣佛教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筆者於本文詴以西元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來探討「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佛教

互動的情形」。由於探討的時間範圍長達四十五年之久，故寫作的內容，除了參考老師上

課資料，及筆者所搜集的史料之外，為免內容過於龐雜贅述，故內容鎖定為：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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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來庵事件」與「南瀛佛教會」的影響 

（一）西來庵事件之狀況 

西元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四月，臺灣經歷了對日本人的最後、且以齋教為中心的

最大武力革命事件，稱之為「西來庵事件」。因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稱「余清芳事件」。 

包圍戰中，依一九七五年鄉公所的調查，當時的犧牲者，即被軍隊、警察殺害的住民、死

刑、服獄的，計有六百八十八名，當時人口推定為四千人左右，所以是相當慘烈的抗日事

件。 

由於事件發生係與在家佛教（即齋教）有密切的關係，故當時的總督安東貞美就從十

月至翌年三月，實施全臺灣的宗教調查，但此次的調查由於準備欠周詳，故未能收到預期

的效果。而於大正五年之後，又連續作二次全臺的宗教調查工作。繼之，於八年三月丸井

圭次郎等加以整理，歷經四年時間完成了第一卷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此卷的內容

是，依臺灣的舊慣而與宗教有關的事物。 

丸井圭次郎在長達六年半的課長任內，其重要的貢獻是結合了臺灣佛教界的精英而成

立的「南瀛佛教會」。由於此佛教會是超越了內地、本島各山派及僧俗的組織團體，而且

它自成立以來一直繼續到戰後政府遷臺，而中國佛教會取代為止。所以可以認為「南瀛佛

教會」是此一時期臺灣佛教活動，的一個良好指標。 

（二）成立「南瀛佛教會」的概況 

丸井氏於社寺課長任內，驚歎本省佛教萎靡不振，一般佛教徒生活水準不能與人並肩

且有落人之現象；而為促進臺灣佛教之振興，以謀啟蒙全臺信佛民眾與安寧幸福，並為宗

教政策上及宗教信仰，乃至思想教導上；對於黃玉階曾擬的「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

即對於組織全臺灣佛教團體之事，甚為關心。其後竟由其手創設「南瀛佛教會」。因丸井

社寺課長的六次籌備而與創立委員，於大正十年四月四日正式成立「南瀛佛教會」： 

此創立時間與江燦騰的看法和李添春的《臺灣省通志》的記載有所不同。 

從「西來庵事件」爆發到「南瀛佛教會」的成立，共計六年多的時間（一九一五—一

九二一），除代表總督府方面的丸井宗教事業之外，還涉及到善慧法師與日本在臺曹洞宗

寺務當局、本圓法師代表日本臨濟宗的合作關係，以及大正時期新佛教運動的興貣；這種

種的因緣際會，說明了當時的臺灣與日本佛教的互動情形。至於善慧、本圓二法師的崛貣

與貢獻，是具代表意義的；此將於第三部分進行探討。 

（三）南瀛佛教會對臺灣佛教的影響 

《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丸井圭次郎說明了當時的臺灣佛教情形： 

……臺灣之佛寺，凡（皆）屬福州鼓山之末流，而鼓山湧泉寺，乃以禪之系統

與淨土思想混合者（融合淨土思想的流派），故臺灣佛教混帶天台華嚴之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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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鮮銕矣。（若）詴探其教義（所在），云：「上機之人以（藉由）參禪修行

而可見性成佛。然此世界，多逆緣退境，修業難行，故不如依彌陀之願力，往

生順緣勝境之淨土……」 

故，丸井氏說出了，當時臺灣佛教寺院僧眾多主禪淨雙修，雖遠赴鼓山受戒，返臺之

後也只依樣在佛龕前看經禮拜而已： 

凡本島僧侶上乘者，皆遊鼓山，以致彼等不敢司說法佈教，只一樣於龕前看經

禮拜而已。……其奔於極端者，或焚指供佛，或自損生命者不少。 

何況能赴鼓山受戒之優秀僧侶是極少數，大多數的僧侶是無學無識之徒，或晚年孤

獨，或貧困，才投身於佛寺者。 

故南瀛佛教會注重僧侶的佛學教育，雖然它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顯有以總督府的政

治手段，來主導臺灣佛教變革的企圖心。不過由於其手段是從教育僧侶著手，且從其所安

排的講習科目，可以窺知其對臺灣僧侶的教育，從身邊有關的日常課誦經典的了解開始，

到身為布教師應有的知識修養為止，都符合了「南瀛佛教會」成立的目的。 

故歸納其對台灣佛教的影響；至少有下列數種： 

（一）提昇了臺灣佛教傳教者的教育水準，青年受宗教教育，活躍於社會者有逐漸增

加之勢。如在大正十四年末的調查報告中，經認可的布教師就有六十一位。又

留學於日本的佛教青年亦不在少數。 

（二）促進臺灣佛教僧侶辦學的風潮。 

（三）南瀛佛教會是全島唯一超越宗派的機關，也是聯絡各寺廟的機構，且具有團結

佛教組織之功能。 

（四）參與了入世的社會活動，有具體事相；且開啟了現代佛教新思潮與事業。 

三、善慧、本圓二法師的崛貣與貢獻 

（一）善慧法師與臺灣佛教青年會、臺灣佛教中學林 

「西來庵事件」爆發後，在「臺灣佛教青年會大演講會」促成「臺灣佛教青年會」的

成立和隨後「臺灣佛教中學林」的開辦，其中善慧法師所任的角色，及其涉及的台、中、

日互動關係，就更突出了大正時期，新佛教運動清楚的狀況。 

 

於大正六年五月十七日召開發貣人會議；當時任會長是「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苑」的

負責人「大石堅童」。而善慧法師則是業務的實際執行者。可見在此一新組織中，他已是

臺籍僧侶中最令人注目者。 

 

「臺灣佛教中學林」，是曹洞宗「台北別苑」第七任佈教總監大石監童，在任內極力

促成的。大石堅童與善慧法師結緣甚深。因此「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他自任「林長」，

委由善慧法師任「學監」。於大正六年四月一日正式創校。成立基金是當時的一萬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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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善慧法師）僅出資一千七百元；但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資料，卻只見創辦人是善慧法

師一人而已，這是需要釐清的。創辦者是結合僧侶與齋友，而總本山的補助最大。 

初期招收的學生中，出家僧侶和在家信徒各占其半。教授八人，臺籍僧侶和日僧亦各

占其半。善慧法師的出家弟子，即有四人在「中學林」就讀。善慧法師的大弟子德融則任

教授、四個日籍教授，就有二人從「曹洞宗大學林」畢業來臺。大正十一年擴建校舍，改

稱「私立曹洞宗中學林」。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採五年制，又改名為「私立台北中學」。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學生增加，男生移至士林新址，原址改稱「修德實踐女子學校」。

戰後，再易名為「私立泰北高級中學」。是臺灣教界所辦歷史悠久的一所中學。 

 

善慧法師在靈泉寺因新建「三塔」完成，要舉辦七壇水陸大法會，便在大正六年秋末，

邀請岐昌法師和圓瑛法師來臺聯合主持。但圓瑛法師臨時有事，遂改太虛大師來臺。所以，

太虛大師在最後一天，和日本僧侶輪流演講佛法。他不會台語，故由善慧法師翻譯。他在

台期間最大的收獲，是和「中學林」的教授，談及日本佛教的學制和課程。同時也由德融

法師教他研讀日本文語，以及由熊谷泰壽告知日本近代佛教的發展及學者成就。 

這對太虛大師回大陸後的佛教改革事業，如『武昌佛學院』的創設，有極大的幫助。

這使臺灣和日本的佛教經驗，得以回流到中國大陸，並產生影響。 

（二）本圓法師的崛貣與貢獻 

 

本圓法師生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一九○○年出家於鼓山湧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

一九○一年攜弟子覺淨師返臺省母；翌年又回湧泉寺。一九○八年返臺，並受善慧法師之

請，由聖王公廟遷往月眉山靈泉寺任當家。而後接掌凌雲禪寺的前七年（一九一○－一九

一七），並不很熱衷自立一派。後與臺南開元寺於一九一七年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

是欲與善慧法師相抗衡之故，最後竟發展出觀音山這個法脈系統。 

本圓法師離開所依的月眉山組織後，於大正七年四月遇契機。日本妙心寺派本山指派

長谷慈圓師來臺駐錫，言欲效法曹洞宗在臺佈教方式，積極計劃建設，擬將事業分為教育、

佈教、宣傳三個部門。  

 

創立一所「道場」，訂名為「鎮南學林」。是專為教育「僧侶，齋友」 等之弟子。

同時，另再倡議，成立「臺灣佛教道友會」。而「臺灣佛教道友會」和「臺灣佛教青年會」

的貣草人，同為林普易。該會於民國七年，經臺灣總督府批准認可。會長為日人，中川小

十郎，副會長為日人長谷慈圓，評議員有林熊徵及日人丸井圭次郎等三十三人，總幹士為

日人小倉文吉，幹士有本圓、許丙等九人。該會以演講及發行道友會報宣傳佈道。 

當時的本圓法師已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並憑著他多年協助善慧法師乃至曹洞宗

各種建寺、傳法活動所累積的人脈與經驗，總算為自己觀音山法脈的拓展踏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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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正十年所成立的「南瀛佛教會」善慧法師代表的曹洞宗、本圓法師代表的臨濟宗，

自此本圓法師不再僅是善慧法師的助手，已成獨當一面，可與善慧法師平貣平坐的，臺灣

佛教重要的領袖人物了。 

 

本圓法師的凌雲禪寺首次傳戒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戒期一週，但四眾弟子卻

有七百多人之多。傳戒大和尚除由本圓自任外，羯摩和尚則是來自鼓山湧泉寺的聖恩老和

尚，教授和尚則是首次來臺的圓瑛法師。善慧則任導戒師，大岡山永定師為授經師。其他

的戒師還有得圓法師、捷圓法師、日人鈴本雪應、伊東大器等。這也是當時中、日、臺佛

教互動的情形，使得本圓法師與凌雲禪寺的聲望到達最高，兩年後（一九二五）代表臺灣

佛教訪問日本佛教聯合會，並在民國二十三年（昭和八年）遊南洋及印度佛教聖蹟。 

四、臺灣與中國大陸佛教的互動情形 

（一）鼓山受戒與臺灣佛教 

大正四年發生西來庵事件，因此臺灣許多寺廟紛紛加入日本佛教系統以求保護；當時

臺灣佛教四大派系也都隸屬日本「曹洞宗」和「臨濟宗」，而四大派的開山祖師，除法雲

寺的覺力法師是大陸來臺的僧侶之外，其他三大派皆是臺灣本地僧侶，雖受戒人數稀少，

但受於鼓山湧泉寺者居多。由於篇幅的關係，僅能概要說明： 

 

 

 

 

他們皆是遠赴鼓山受戒，且在日本統治期，開創一大宗派的僧侶。 

（二）大陸僧人來臺情形與影響 

苗栗大湖法雲寺派的覺力法師（一八八一－一九三三），是日據時代臺灣佛教四大派

中，唯一來自大陸福建，而在臺灣發展成一大派系。一九○九年，師首度來臺，不久，又

返鼓山任首座、監院。一九一三年第二次來臺，於苗栗創法雲寺。 

依據《覺力禪師傳承源流考》所記載：  

「考曹洞宗傳承，覺公一系乃福建，鼓山元賢而來。鼓山元賢與博山無異元來

同門，源自壽昌慧經一派。慧經之師承稟山蘊空常忠，忠師事大章宗書。」 

覺力依鼓山湧泉寺萬善老人出家，字號「復願，是屬於曹洞宗的「復」字輩，與虛雲

「古」巖、圓瑛「今」悟，同是妙蓮「地」華的戒子。民國六年，日本曹洞宗在臺北別苑，

成立「臺灣佛教青年會」、「臺灣佛教中學林」時，除本文已提及的善慧、本圓法師之外，

覺力法師亦積極參與募款活動。 

師依叢林體制，行百丈清規；又開辦：法雲佛學社、研究院、香山特別講習會與女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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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更推動各項社會慈善事業，於是法務大興。駐臺二十年，七次傳

戒。對當時臺灣佛教教育的推動，成效卓著。 

五、結論 

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佛教僧侶、齋友先後加入日本的曹洞宗、臨濟宗的宗籍，以致於

有臺灣佛教青年會（曹洞宗）及臺灣佛教道友會（臨濟宗的成立）；如此的發展，造成日

後臺灣佛教極大的影響，而演至於今日的臺灣佛教面貌。 

因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臺灣實行皇民化運動，也利用宗教的力量來進行布教活動。

對臺灣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是積極的培養僧才、辦學教育、提昇僧格。而鼓山湧泉寺在日據

時期僧格低落、不重僧侶教育、修行也極為消極；所以提及臺灣佛教的僧侶教育，它不是

來自鼓山的佛教，而是因為臺灣在日據時期，尤其是大正四、五年間爆發的西來庵事件有

極為直接的關係！ 

由於筆者自己是學佛者又是臺灣人，故對於臺灣佛教史有濃厚的興趣；但由於日據時

期的史料散落，被一般人誤解的地方太多。基於如此，筆者未來若欲進一步探討臺灣佛教

史，則可能頇注意： 

（一）現代臺灣佛教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乃是由過去、現在的政治、經濟

和環境背景所促成。 

（二）依循學理、站在本土的立場研究，應注重當地的的文化和風俗習慣，不能以傳

統的江南佛教眼光來探索臺灣佛教。（例如：臺灣佛教的一特質是與民俗信

仰融合的佛教：善慧、本圓法師等，早年皆出生於齋教。直至目前，出家眾

有多人早先是民間信仰者－例如：班上五位出家眾有三位是。而筆者家屬皆

是拜媽祖、觀音、土地公的佛教徒。） 

（三）臺灣目前所流行的「人間佛教」思想，其特徵是將佛教積極地參與社會人群的

教化工作。這思想是「太虛大師」所提出，但臺灣佛教在日據時期已有思想

雛型，但未見具體化。 

（四）中、日、臺佛教史的三角互動關係，在學界仍是有待開發的重要關卡，是值得

研究的課題。 

（五）由此篇論文發現，日本僧侶對社會的反應較臺灣、中國僧人敏感。積極的對應

時代、參與社會教育的工作，是我們身為臺灣佛弟子所要努力學習的課題。 


